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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的孩子都
4 岁 了 ，凡见到
我的 同志还在不
停地赞美我 。因
为，我的孩子是
双胞胎 。但我的
苦恼、艰辛 ，内
心的痛苦只有 自
己最清楚 。孩子
刚出生时 ，我也

曾兴奋过 ，现在实行计划生
育，想要两个孩子是多么难 。
而我只受 次苦就实现了 多
少人梦想实现的事 。但是 ，
欢喜很快就被养育孩子 中 的

现实困难所代替 。首先是
精力 上的不足 。我爱人是
军人 ，正在外地学 习 ，双
方的父母又都不在身边 ，
两个孩子 ，两张嘴 ，要吃
一块吃 ，要哭一起哭 ，闹

起来真有点惊天动地。由 于连
日劳 累 ，我很快就没有了奶水 ，
只好用 奶粉来喂养 ，每天晚上
要反反复复起来多少次 。别人
一个孩子一瓶奶就够了 ，而我
一热就是小半锅 。夏天还好过 ，
冬天时 ，大人冷孩子 闹 ，加上
蜂窝 煤 炉 子 一 时 半会燃 不 上
来，那个酸楚的感受真是终生
难忘。最害怕的是孩子生病 ，
不知道双胞胎在生理上有什么
联系 ，常常是一个有病 ，另一
个也就病了 。有一次 ，两个孩
子病得很重住进了 医院 ，医生
害怕分不清发生 医疗事故 ，非

叫两个孩子一人一张床 。一个
人护理两个孩子 ，搞的我手忙
脚乱，十几天没脱衣睡过觉 。
我一下子从心理和精神上垮了
下来 。望着接到 电报风尘仆仆
从军校归来的丈夫 ，我失态地
象个孩子边哭边用手锤打着他
的胸脯说：“这双胞胎为什么
让咱给碰上了。”我原来体重
120斤 ，现在，1.68米的 身 高
仅剩下了70多斤 ，为养孩子付
出的精力 、体力大家从中可知 。

其次 ，经济上难以承受 。就
拿喝牛 奶来 说吧 ，别 人一个孩
子一天2斤牛奶就够了 ，我家就
必需定4斤才够 。每个月 仅牛奶
就要 六 七十 元钱 。穿衣 、吃饭 、
日用 都必须 是双份 。为养孩子
我们舍不得吃和穿 。孩子3岁时
该入托 了 ，好 一 点 的保 育 院托
一个孩 子 就需近70元 ，我两个
孩子每月 就得一个人的全部工

资，总 不 能
让孩子不受
教育 吧 。下
来是一个人
的工 资 要 4
个人 用 ，也
只能清贫度
日。

我是一名
教师 ，没 孩
子时带的班
年年是学校
的第 一 名 ，
许多人争着
与我合作 。有了孩子 ，特别是两
个孩子 ，我 虽 然很苦很 累 但从
没误过 上 课 ，但搞优化组合时
竟无人与我结伴 ，怕我拖累 。生
两个孩子 不是我 的愿望 ，讲 出
这些来也不 是要别 人怜悯 ，只
图求个理解和公平 。

退
稿
铺
出
渴
望
路

西
安
市
七
十
号
信
箱
　
王
世
亮

人，

资历 不
同，兴趣
爱好自 然
不同 。我 ，
学术 不
高，在藏
龙卧虎 、

人材济 济 的 中 国 飞行试验研究院 ，
班后 饭 余 ，忽 然 热 衷 于 写 作 与 投
稿。

起初 ，我 买 过 一 令 稿 纸 ，爬
了五 年 格子 ，小说 、散文 、诗歌 、
杂文 以 每 周 三 篇 的 速 度放蜂样 飞
往四 面 八方 ，盲 目 地追 求那条径
直的 “路”。开 始 ，退 稿 的 手体
字还蛮贴心 ，贴着贴着 ，就剩下冷
冰冰铅印的字儿 。编辑要我好好练
笔，老婆说我天生不是那块料 。岁
月流逝 ，不惑之年的我 ，想起来觉
得挺委屈 。

退稿以相应的速度
反馈 ，事实证明 自 己确
实不 是 舞 文 弄 墨 的 里
手。从此 ，我下决心偃
旗息鼓 ，不再显丑 。不
料，安息几 日 ，一到晚
上就觉得六神无主 ，坐
立不安 ，原来写作 已经
上了瘾 。经过一番思想
斗争 ，还是“背信弃义”，
重又拿起了 笔和纸 。苦
读名著 ，较劲练功 ，起
早贪 黑 地 四 处 集 采 ，
苦心构 思 ，周 密 筛 选 ，

一篇千 字 的文稿总是要 写上十余遍 ，
尽管含 辛 茹 苦 ，退 稿信 还 是 与 日 俱
增。妻 子 不 知 是 表扬 我
还是 寒 碜 我 ，笑 我那 袋
退稿信是“失败 的 记录”。
失败 乃 成 功 之 母 ，这 何
尝不是攀登文学宫殿的台
阶？为此 ，我并不气馁 ，
一有空照样写 、改 、抄 。
在炼意锤字的折磨 中 ，终
于使五千 多字的两篇报告
文学在省级杂志、报刊上
用铅字跃然纸上 ，看到 自
己的作品面世 ，我欣喜若
狂。经过一番磨炼 ，我的
写作能力似乎在提高 。近
三年 ，我在各家报刊、杂
志上 发 表 作 品 110余 篇
（ 首），回想这几年走的 ，
是用 退 稿 信 铺 出 了 渴 望
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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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 同志 ，请你登记一 下。”门卫小王对进 门的
中年人说 。那人用不解的 目 光看 了 看小 王 ，终于不
情愿地拿起笔在会客单 上填了起来 。

正在这时 ，从厂 内驶出 了 一辆豪华轿车 ，车到
门口 突然停住 ，从车 里走 出 了 于副厂 长 ，他惊讶地
看着 正在登记的 中 年人 ，慢慢走去 。

“ 贾局长 ！欢迎您来我厂指 导 工 作 。我正准
备去接您 ，没想到您到了。”

贾局长慢慢转过身 ，不 高 兴地说：“噢 ！是
于厂长啊 ！我就不用 指导 了 吧 ，你们厂 门 口 的 工

作就搞 得不错
嘛！”

于厂 长 一
听，本就不安
的心 更 不 安
了。

“ 贾 局长 ，
您别 生 气 。是
我接您去 迟 了
……”随 即 ，
他又 怒 视 着

小王气 愤 地 说 ：
“ 谁 叫 你 让 贾 局 长

登记 的 ？真 是 乱 弹
琴！”

接着 又 似 笑 似
哭地对 贾 局长 谦 声 说：“贾局长 ，您 多
包涵 ！快 上 车 吧 ！大伙正 盼着您哪I”
说完半拖半拉 的和那位局长坐进了轿车 。
临关 门 时 ，不知是说给小 王 ，还是说给
贾局长 听 ，他又嚷道：“这件事我一定
要严肃处理！”

第二 天 ，开会 了 ，小 王 应 于 厂 长 的
要求也准时参加 了 。

散会后 ，小王心 中 一片茫然 。耳边
又响起 了 于厂 长在会上 说 的话：“我们
全体职 工 应 该 向小王学 习 ，学 习 他那种
工作 认真 负责 的 精神……”

小道 理 须 服 从 大 道 理
言实

笔者 家 住 三 楼 ，
这个大 单 元 中 共 有15

家住 户 。原 先 上下 左
右的 邻 居 们 和 睦 相

处，甚是 融洽 。不 料 ，
半年前楼下搬 来 一 家
新住 户 ，便把这里 的

宁静 给 打 破 了 。一 厂 休 日 上午8点 多 ，笔 者 下
楼去粮 站 买 面 ，被新住 户 “女 掌 柜 ”拦住就 问 ：

“ 楼上谁 家把楼板敲得咚咚响？”我说：“星
期天嘛 ，可 能 谁 家修什 么 用 具。”只 见 “女 掌
柜”柳 眉 倒 竖 、杏 眼 圆 睁：“他 早 不 修 、晚
不修 ，这 会 儿 搅得 我 连 气 功 都 练 不 下 去 了 ，
这不 行！”说 罢 ，就 “腾腾腾”地 上 四 楼 找
人家 “讲 道 理 ”去 了 。从 此 ，我 们 的 单 元 里
就多 次 爆 发 口 头 “战 争”。前 几 天 ，一 个 下
雨的 傍 晚 ，楼 下 边 突 然 吵 声 大 作 ，站 在 阳 台
往下 看 ，原 来 是 对 面 楼 房 一 楼 的 老 太 太 在 和
我们 一 楼 的 新 住 户 两 口 子 争 吵 。原 来 ，由 于
新住 户 有 意 堵 死 了 两 楼 中 间 的 下 水 道 ，雨 水
无法排走 而 淹 到 老 太太 家 门 口 。新住 户 却振振
有词 地说：“下 水道 口 靠 近我 家 门 口 ，有人倒

屎倒尿 ，我们 一 家挨 熏 受 害 ，
不堵 不 行……”

人们 常 说：“清 官 难
断家 务 事 ，鸡 毛 蒜 皮 扯 不
清。”生 活 中 的 琐 碎 事 情
实在 太 多 ，其 中 所 谓 的 “小

道理 ”也 实 在 难 以 计
数。自 己 家 中 的 “家
务”自 然 不 必 “断 ”
得太 清 ，可 邻 里 之 间

的事 情 却 不 能 总 是 马 马 虎虎 、随 便 处 理 ，因 为
它牵 扯 到 自 家 与 周 围 邻 家 的 关 系 ，因 而 需 要认
真地 对 待 。只 有 本 着 “小 道 理 服 从 大 道 理”的
精神 ，互 谅 互
让，互 帮 互

助，邻 里 矛 盾

才能 得 到 及 时
解决 ，取 得 圆
满的 结 果 。否
则，如 果 象 我
们楼 下 的 新
住户 那 样 ，一
味只 强 调 自
家的 “小 道
理”，置 众 邻

居的 “大 道

理”于 不 顾 ，

那么 ，即 使 再
能言 善辩、“满
嘴里 跑 舌
头”，时 间 长

了也 就 会 成
为“众 人 嫌 ”
的。

秋实
马保林 摄


